
教育发展研究 2019．12

人类历史历经了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
明，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
代”。[1]全人类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十九大报
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
大计。”[2]生态时代需要每个公民以新的姿态参与文
明建设，“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
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

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3]教育必须有目的地培
育生态公民，为生态文明建设储备力量，这是教育的

责任，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一、生态问题的根本是人的问题

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研究生
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意义上第一
次提出并确立了“生态”这一概念。生态概念的确立
标志着作为生物科学意义上的“生态科学”的诞生。
1962年美国女作家拉海尔·卡尔松《寂静的春天》出
版，此著作标志着“生态”一词的内涵从自然内部转
换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也由此开始了建设生态

文明的探索。
人与自然究竟是何种关系？人类自诞生以来就

面临着这个问题。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极其低
下，自然在人面前显得庞大危险甚至是凶恶残暴。雷
电暴雨、飞沙走石、干旱洪涝……自然作为人的敌人

站在人的对立面，人在自然面前很少有搏击的能力，

因而对自然充满畏惧。一些创世纪的神话和岩画可
以看出人类此时对大自然的畏惧和惊恐。
随着进化的不断发生，人类学会了使用工具，学

会了使用火，尤其是学会了利用种子和土地进行大

量种植，并逐渐定居下来。人们模仿并尝试引导自然
进行耕种，从四季轮回和日出日落中向自然学习，从

自然中收获，人类由原始文明进入农业文明。此时，
人也借助简单的工具和技术从自然索取一些资源，

但这种索取非常有限。一方面是技术的落后，另一方
面是人对自然持有亲近、友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如荀
子所倡导的“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
持而生”。这种“相持而生”，使得自然总体上是人平
静和谐的伙伴。将自然作为密切的伙伴，人类也得到
和平安宁，获得繁衍生息，自然也由此变得有序而美

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此阶段都有大量讴歌自然
的作品，“自然”一词是浪漫美好的代言。

18世纪末到 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和纺织机
的应用为标志），西方科学革命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

时也产生了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技术进步为人类
探索自然、发现资源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工具和方
法，其所带来的工业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物质

财富，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人类以理性为大自
然立法，“只接受理性说服”，[4]用科学主义的原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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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论将人与自然对立，并且“通过把自然理解成纯
粹的物质颗粒、并把意义和价值逐出自然界，科学主
义世界观为工业文明肆无忌惮地利用和掠夺自然扫

清了道路”。[5]人类以自己的权利维护为核心诉求，

以征服自然获得最大化的资源为首要任务。技术以
自身的运行逻辑不断催促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

取，人类对自然愈发傲慢、盲目，已经到了自然忍无
可忍、不得不报复的程度。资源短缺，生态自我修复
能力下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都让人不得不审视

工业时代的后果。
今天，人们因面临系列生态问题而进行反思时

发现，人类行为是一系列环境问题背后的关键：被经

济利益驱动的人，生态意识淡薄，一心渴望成为自然

的主宰，渴望无尽地从自然中获得资源，才造成了环

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系列问题。国际气候
变化委员会（IPCC）在 2001 年发表的《第三次评估
报告》中有力地指出：“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
去 50年中观察到的气候变暖几乎全部要归因于人
类行为。”[6]

人类行为的背后是人类持有的价值体系。《环境
伦理汉城宣言》非常尖锐地指出了生态危机背后的
人类价值观问题：“由于我们的贪婪，过度的利己主
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造成

的，换句话说，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导致了这一场危

机。”而当前人类持有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就是
人类中心主义。L·怀特早在 1967年就在 Science上
发表重要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文章
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

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自
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7]西
方的经典哲学家对此都有不同演绎。笛卡尔“对于我
的那些有关我之外的许多东西的思想，譬如天、地、
光、热，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东西，我丝毫不想费力去
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因为在它们身上，我看不到任何
可以使它们高于我的东西。”[8]康德在《纯粹理性批
判》中自信地宣称理性给自然制定规律。理性“必须
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到前

面，强迫自己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

用襻带牵引而行。”[9]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导，也是西方公民

理论的主导。无论是共和主义公民理论还是自由主

义公民理论，都是研究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
系，将自然排除在外。西方传统公民理论排除自然，
只强调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权利和自由去征服自然。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日益复杂的关系使只研究人
与社会的公民理论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传统公民理
论也必须在生态时代接受新的挑战，其理念、内涵、
结构必须重新定义。

二、生态时代对传统公民理论的挑战

生态时代的目标是要创造生态文明，因而需要

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公民及生态公民教育理论。多布
森在其论文《生态公民：一种破坏性影响？》中提出生
态公民要借助传统公民理论结构，但必须也已经是

“全新、独立的”[10]概念，赛茨支持多布森的观点，认
为“尽管仍需不断完善，但生态公民已经拥有与传统
公民的不同的独立结构。”[11]公民身份理论迎接生态
问题的挑战必须完成其内涵的深刻转变。

1.公民关系：从“人与国家”扩展到“人与自然”
公民理论诞生于古希腊城邦，从诞生起就作为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处理着人与城邦（国

家）的关系。希腊文的公民（politer）一词由城邦
（polis）衍生而来，公民就是“属于城邦之人”。古典共
和主义理论强调，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城邦是公民的

城邦，公民与城邦相互规定。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
学》中提出：城邦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
数的一个公民集团；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12]因为城邦对公民

的优先性，所以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在处理人与

城邦（国家）关系的时候强调公民对城邦共同体的绝

对服从和绝对义务。
共和主义公民理论虽然诞生早、历史悠久，但主

导近代西方的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扩展了人的权利，促进了公

民之间的平等，孕育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自由主义
公民身份理论立足于个人，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处理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以“守夜人”的身份以
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还是近代自由主

义公民理论，处理的都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其背后
的价值认同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建

构。生态问题的出现表明，只关注人类的政治运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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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只致力于处理好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传

统公民理论，因为无法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无法摆

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因而远远不能够解决

生态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因生态破坏所产生的一系

列严重问题，公民理论必须从只处理人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转为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将自
然考虑进去，公民教育只能继续培养出一大批藐视

自然、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驾驭的公民。生态
时代，需要公民理论建立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取向的

生态觉悟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应当考虑如何

处理好人与国家的关系，也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摆正人在自然面前的

位置，以谦卑和整体的思维观照人、自然和国家。
2.公民交往空间：从“公共领域”扩展到“私人领

域”
无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还是共和主义公

民身份理论，在处理人与国家关系的时候都将公共

性作为公民的共同属性，也都是在公共领域中解释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公民身份的探讨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公民观也都规定在公共领域。古典共和
主义将城邦作为公民交往共同体，公民是在城邦参

与公共生活的人；自由主义公民观认为私人领域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完全保护私人领域，自由主
义将公民交往完全限制在公共领域，且认为公民在

公共领域活动的价值也仅在于保护公民私人领域中

的权利和自由。德里克·洛克指出自由主义通过获得
权利保护公民私人领域自由的关系：“自由主义以传
统的个人主义作为立足点，把公民身份看作是一种

法律地位以及法律上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认为公民

身份核心在于获得权利和保障权利，权利的目标又

在于保护个人、私人领域的自由。”[13]

受自由主义公民观主导的近代西方公民社会，

公民生活、公民道德等都被局限在公共领域。尤其
是工业文明时代，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界限更是被
分割得异常明显。关注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公共活动，
着眼于公民公共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已然成为公民

区别于自然人和其他身份的重要特性。
然而，生态问题的产生很多存在于公民的私人

领域尤其是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无节制的高消
费、对环境资源的掠取和肆意的破坏性使用等都是

引起环境问题、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公民在
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对环境保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
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14]基于
此，生态公民理论主张打破传统的公民活动局限于

公共领域的屏障，重视私人领域中的公民活动。英国
基尔大学的安德鲁·多布森是生态公民领域研究专
家，他认为“在生态公民理论看来，私人领域不应该
被认为是公民的障碍，而应是一个公民实践与习得

品德的场所，是一个通向国际和代际领域的跳板。”
多布森在其专著《公民身份与环境》中，多次论述了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均可作为生态公民的活动场

所。“承认在私人领域存在着的公民活动，是对传统
公民概念的最大突破。”[15]当下解决生态问题，更要
关注公民的私人领域的活动，通过改变私人领域的

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才能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养
成公民的生态行为。

3.公民活动领域：从“民族国家”扩展到“生态共
同体”
马克思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

个人存在要经历狭窄的血缘家庭存在、片面的民族
性存在以及全面的历史性存在这三种形态，而马克

思所讲的“各个人的历史性存在”就意味着狭隘的地
域性交往和活动被全面的普遍性交往和活动所代

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均成为公民活动的重要场
所，生态公民身份的确立与既定的以领土为界限的

民族国家的关系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公民活动的领

域、公民身份的确定正在也必须经历马克思所说的
第三种形态。
古典共和主义基于特定的城邦来规定公民，公

民在城邦中轮流统治和被统治。城邦是公民的自治
共同体，是民族国家的雏形；自由主义公民虽然与国

家是契约关系，强调公民与政府之间为保护个人权

利制定的契约，但契约制定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都强调公民是特定国家的公

民，这个特定国家又被局限为民族国家。
然而，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等一系列生

态问题威胁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只
有一个地球”，地球只有一个大气层，任何人、任何国
家的公民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藐视，引起的都是

全球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生态的改变。“一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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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的公民联系在一起，任何人在任何时空发生

的行为总是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每个国家的每
个人联系在一起。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生动描述
了这种联系：“当富国的人们使用的车辆比他们过去
开的小汽车耗油量更大时，他们的行为会加剧莫桑

比克或孟加拉国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导致

农作物减产、海平面上升和热带病的传播。”[16]任何
个体对资源的破坏、浪费行为，在空间上关涉到的是
全球资源，全球环境，是对他人环境权利的侵害。在
生态问题面前，全球是一个共同体，每个公民都是这

个共同体中重要的一员。
“同一个地球”决定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不再
限定在国家内部，因此民族国家不再是公民身份唯

一载体”，[17]生态公民理论要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界限打破，要重新定义公民生活的空间，也要对公民

生活的共同体进行重新确定。“生态公民并不仅仅挑
战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而且改变道德共同体本

身的性质。”[18]改变共同体本身的性质，就需要基于
生态空间探讨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只在传统民族国

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中被塑造的作用必须消融。传统
的政治共同体必须让位于生态共同体，生态公民身

份必须在生态共同体中界定。

三、生态公民教育的核心任务———培养公民的
生态素养

生态公民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当

前迫切需要进行培养生态公民的实践研究。生态公民
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是培养公民的生态素养。
一个公民怎样才算是具有生态素养的生态公民呢？

Rosalyn的定义被广泛使用，“一个真正具有生态素养
的人除了掌握自然生态系统相关知识，对自然和社会

具有较强的敏感度以外，还必须理解人与人、人与自
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知晓并能够分析环境问

题，日常生活中践行对生态环境友好负责的行为。”[19]

据此，生态素养的养成教育至少包括生态意识、生态
思维、生态美德和生态行为等四个部分。

1.培育生态意识
“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根本目标和关键所在，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途径和基本保证。”[20]人对生态的破坏行为源自生
态意识的匮乏，当前进行生态公民教育，必须首先要

提高生态意识。正如有学者对生态素养测试的发现，
“要提高生态素养，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核心意
识形态，而不是他们的生态知识水平”。[21]培育生态

意识，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环境责任感和生态使命，是

提高公民环境素养的关键。
核心生态意识是对自然的友善意识。人类必须
对自然持有友善的态度，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

自然和谐对话。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普利高津在
《与自然对话》中写道：“只有从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
置出发，才能成功地与自然对话，而自然只对那些明

确承认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作出回答。”[22]为青少年
学生提供亲近自然的机会是学校进行公民生态意识

教育的重要途径。只有亲近自然，才能真正感受和体
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才能对自然持有尊重、友善
的态度。学生在接受公民教育期间，若从没有机会走
进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河流山川、日月星辰、潮起
潮落、花开花谢，很难对自然持有友善态度，更难以
产生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意识。
一直以来，自然和自然知识被西方学界仅看作

工具性存在，比如笛卡尔认为，自然只是材料和物质

堆积的对象性存在。西方社会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
文化价值坚决否认，这是对自然缺乏认识的结果，也

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弊端。正因为把自然看作工具和
对象，才导致了人凌驾于自然，将自然作为被动的客

体。事实上，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一直认为大自然是最
好的老师和智者。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对自然的认
识和理解，对人类的价值、情感和精神都有巨大的影
响。尤其是传统中国智慧对自然的态度，不仅是对象
化存在，更多强调主体间的对话和交往。孔子的“知
者乐水，仁者乐山”，强调大自然山水的品质；朱熹提
出“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
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对
学生进行生态意识教育，需要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智

慧中挖掘相关的生态教育的思想，通过与自然的对

话、交往，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感恩教育、生命教
育，并将这些教育与生态意识教育相融合，让学生了

解大自然对人类延续生命、繁衍生息的无私馈赠，以
感激感恩之情善待自然万物。[23]

2.历练生态思维
自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何联系？如何联

系？每个人的个体生活又如何能关照到遥远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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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甚至关注到未来的他者？生态观关照公民的日

常生活，培养公民私人领域的公共情怀，是生态公民

教育必须探讨的问题。公民私人领域的权利是不受
干涉和强制的，这已经得到立法规定。法律、规章制
度无法直接去干涉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私人空间的

生活，因为会造成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和对个人生活

方式的僭越。培养个体公民在私人领域的公共情怀，
唯一的办法是要求公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有足够的

自律、自省，明确并履行自己的生态责任。公民能在
私人领域具有生态意识，通过自律的生活方式主动

自觉地履行生态责任，必须具有生态思维能力。
生态思维能力的核心是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

待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每个人都卷入其中的全球
性问题，它将全球的人都关联起来，故而“生态哲学
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24]关联的基础是“只有一个
地球”。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因而每个人的生活都影
响着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全球意识、环境意识和共
同体意识的养成，都需要学生能够有足够成熟的关

联性思维能力，这是伴随着学生终身的生态素养所

要求具备的生态思维能力。关联意识与整体性思维
相关。生态整体主义要求公民将自然看作人自我的
延伸，这样自然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就紧密相联；也

可以将人看作自然的延伸和产物，这样自然的利益

也就是人类自我的利益。学校教育要基于生态公民
的要求培养学生整体性思维能力。公民在生态面前
持有的整体性思维能力，既属于认知层面，也属于道

德层面。整体思维、关联性思维，就是让个体公民认
识到其生活方式与环境、生态的联系，认识到个体的
某些生活方式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与全球、与未
来是关联的，只有基于这样的思维认知才能强调自

律的个体生活。
3.培育生态美德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的文
明形态，更是一种有别于工业文明的价值选择。”[25]生
态文明作为新的价值选择，需要公民具有生态文明

需要的生态道德、生态美德。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强调，“积
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
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一直以来，自由主义公民观强调的是公民个人

权利的维护，培养的是消极公民。至于公民美德和

公民美德教育，自由主义从未重视。共和主义虽强调
培养公民美德，但是共和主义公民美德是对公民所

在国家共同体的绝对责任。而环境责任必须“无国
界”，生态公民责任、生态美德也必须是“跨国界”、
“跨种界”的新的建构。所以，基于“公民权利和义务
分配的地方性、区域性和静止性，已经很难有效处理
生态问题的全球性和发展性，它要求站在一种更具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上重新审视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26]

要培育公民的生态美德，首先要重新审视公民

的权利和义务。环境权利是生态公民不可被剥夺的
基本权利。但生态公民的环境权利，不仅是个体公民
的私人权利，还具有共有性；不仅是当下人的权利，

还要关注权利的代际公平性。尤其是后代人的环境
权利需要得到保障：“作为同一个物种，后代人的基
本需要与我们的基本需要是大致相同的，因而满足

这些基本需要的条件也是基本相同的，即都需要安

全的食物、洁净的饮用水、清洁的空气、足够的土地
以及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功能健全的生态系统。”[27]

所以，享受环境权利必须先履行环境责任，要基于他

人生态权利的维护和代际正义才能获得当下的环境

权利；第二，强调公民的非互惠性的生态责任。传统
的权利与责任是互惠性关系，即权责一致，履行了一

定的责任就理所应当获得相应的权利。由于人类对
生态的破坏，使得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严重减弱，所

以，当下生态公民的责任不是互惠性责任，即生态公

民教育不再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与权利对等的责任，

而是强调公民对生态的绝对责任、单向责任。非互惠
性责任要求人对环境的履行“补偿正义”，以帮助生
态重新得到自我修复。第三，要以“生态足迹”将公民
的生态责任具体化。为了达到对环境的“补偿正义”，
需要以“生态足迹”来将生态公民的责任具体化。生
态足迹概念 1992年由加拿大经济学家里斯提出，后
经过不断完善，1996年得出了计算生态足迹的模式
和方法。生态足迹主要指个体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
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28]当前为了维护生态平衡，

需要大量生态足迹的人补偿生态足迹少的人，需要

处理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以损害原

则和责任担当的理念教育学生。
4.践行绿色生活
公民的生态素养最终要体现在公民的生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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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否则只能是黑格尔所说的“优美的灵魂”。但有了
生态意识，学会生态思维，树立了生态美德，并非能

自然获得生态行为。生态行为习惯的养成必须在生
态生活中形成，要在生态生活中成为生态公民。生态
生活是个人的生态实践与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

需要结合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实践和政治相
结合，我们才能逐渐地使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最终

使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与天然节奏和自然
循环相一致。”[29]生态生活的内涵是充满环保意识的
绿色生活。
人类经过了黄色的农业文明、黑色的工业文明，

进入了绿色生态文明时代。[30]生态公民又被称为“绿
色公民（green citizenship）”，其“绿色”的含义就是尊
重自然的规律，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

帮助大自然进行自我修复，还大自然以绿水青山。充
满环保意识的绿水生活关涉到个体公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饮食、穿着、起居、出行、旅游、通信等，是种种
关涉到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的行为习惯。如绿色消
费作为一种消费模式，以节约资源、减少排放为主要
理念。绿色消费包括选择环保型的可分解、可回收、
可循环、可重复、可多次利用的生活用品，选购小排
量汽车，为减少白色垃圾的产生拒绝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使用，以纯棉服饰代替化纤服饰，拒绝购买动物

皮毛制成的衣物等；绿色生活还是一种出行习惯，少

开车，多选择公共交通，热爱骑行；鼓励在绿色生活

中形成勤俭节约、简单质朴的生活作风。
生态公民同样被称为“环境公民（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此称谓明确了公民保护环境的行为责
任。当前的生态问题要求每个个体公民都积极参与
到环境保护中。环境友好的行为多通过个体公民的
公共参与得以实现。要对合理有效的保护环境的行
为进行指导和引导，如引导公民参与或支持环保组

织的活动，参与垃圾分类，参与可再生产品的购买与

使用，参与植树造林等。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植树既是履行法定义务，

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福
祉的具体行动。所以，在进行生态行为规范指导的时
候，要有意识地将规范的生态行为作为法定义务一

样履行，要通过具体的生态行动履行生态公民的义

务，落实环境保护责任。
学校生态公民教育需要与相关部门进行接洽、融

合。2018年 6月 4日，生态环境部、教育部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需要学校
教育结合具体的情况，认真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公
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的颁布既为公民的生态行为提

供选择的依据，也构成评判公民是否符合生态要求的

准则。学校教育需要对此类规范认真学习、落实在教
材、课堂和学生的实践活动和学校教学管理中。

（责任编辑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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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Ecological Citizens: Education for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u Xia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211171）
Abstract: Mankind is heading for a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ecological citizens of the times. This requires the traditional citizenship theory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of Eco -
Citizenship theory, from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stat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focusing only on the public sphere to the private sphere of citizen life, citizen exchanges also need to expand from the nation-state to
the human community. Education needs to cultivate eco-citizens with ecological awareness, ecological thinking, ecological virtues, and
ecological action with ecolog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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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Citizenship and its Education
Yan Conggen & Xiong Dianshuang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 should bear moral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to other people of the same generation, but also to future

people and non -human species. The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obligatory and supererogatory are both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ecological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y are both important contents of ecologic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are indispensable. In order to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become ecological citizens and actively take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citizenship, we need to
implement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of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at can make individuals feel effective based on the place and
the present.

Keywords: ecological citizenship, moral responsibility, mor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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